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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华北，热气未消。这天，第 82集

团军某旅某连官兵整齐坐在帐篷中，目

光聚焦在屏幕展示的照片上。

“十七师、模范师因西倾寺出发后，即

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

革，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写下这段文字的，是红二方面军政

治部主任张子意。1936 年 7 月，红二方

面军作为 3 个方面军中最后通过草地的

部队，向着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松潘草

地出发。

这是一条注定凶险的路。行军前，

红二方面军官兵平均每人仅筹措到七

八天的粮食，远不能满足需要，进入草

地数日后便彻底断粮，野菜、草根、皮带

都成了果腹之物，而松潘草地夜间气温

低，昼夜温差大，风雨冰雹常常轮番袭

来，沼泽泥潭又暗藏杀机……这样一段

极端艰险的路程，却被张子意用寥寥数

语定格下来——

7 月 14、15 日，我军在绒玉休息筹

粮。14 日我模范师及十八师均到达绒

玉。筹粮无成绩。

7 月 21 日（雨），连日天雨，粮缺，帐

棚（篷）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

7 月 24 日，草地雨季天气真坏，晴

雨无定，冷热时变，犹戏子之一日百变

无常态也。

8 月 1 日 ，草 地 天 气 寒 冷 ，虽 入 三

伏，亦不能离皮大衣……

食难！宿难！行难！

“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在看不到尽

头、随时可能倒下的最难的时候，依然

相信组织、相信胜利。”讲到这里，连队

指导员邓峰的声音略有颤抖。风雨不

绝、缺乏补给，连队官兵不禁想起了前

些年参加抗洪抢险的情景——

那次，驻地遭遇特大暴雨。该连作

为先头救援力量，接连克服障碍遍地、

物资紧缺、夜间不便通视的困难，打通

了外界通往灾区的第一条生命线。接

连几天，官兵只能在潮湿的地面上休息

两三个小时，有的起了满身疹子，有的

双脚被水泡烂，有的双手磨出血泡，但

没有一人叫苦叫累。

“越是艰险志越坚！”在抗洪抢险一

线，连队官兵叫响战斗口号，圆满完成

救援任务。

看着挺直了脊背的官兵，邓峰语气

坚定：“今天我们传承长征精神，不能只

比谁更能吃苦，更要看任务压茬时信念

有没有松、组织观念有没有弱、战斗意

志有没有减。”

听着指导员的话，上等兵马嘉豪内

心深受触动。前不久，连队组织负重徒

步行军适应性训练，行至一半，他便感

觉双腿似灌铅般难以挪动，那时他脑中

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红军长征能走完两

万五千里，我难道还走不完这一段拉练

路？于是重新振作精神，跟上队伍。

此刻再想，他有了更深的体会：“红

军爬雪山、过草地，不是靠一句‘坚持’

熬出来的。支撑他们的，是‘革命理想

高于天’的信仰，是‘跟着走’的纪律，是

‘与同志彼此扶持’的团结。”

这份穿越 90 年的精神力量，就这样

悄悄地浸润这个连队的官兵。

“我要用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

付出克服面临的各种问题，如果思想上先

投降，连平时 10%的实力都发挥不出来。

越难做的事，越值得坚持。”课后，二次入

伍的战士田合圆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

田合圆很珍惜再次入伍后的时光，

有任务争着上，遇困难不气馁，虽然来到

连队不久，但他凭借吃苦肯干的劲头，得

到大家的肯定。

如今在这个连队，像田合圆一样的

官兵越来越多。以这本长征日记为动

力源，“学长征精神，做红军传人”不再

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融入每一次急难险

重任务、每一场练兵备战考核。

前不久，该连高强度完成多个演训

任务后，奉命参加某综合演练行动。“任

务压茬推进，工作接连展开，但我们没

有一个人想过退缩。”中士张飞飞说，最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时任连长张楠急性

病发作，即便疼得满身是汗、嘴唇发白

都没有后撤，而是始终和连队官兵坚守

在任务一线。

“先辈们在生死绝境中立起的旗帜，

传到我们手里，就是再难也要顶上去。”张

楠说道。这本泛黄日记里的精神密码，早

已从松潘草地传遍大江南北座座军营，在

练兵备战一线官兵的手中接续传承、生生

不息。

左上图：张子意随红二方面军过草

地期间写下的日记（部分）。

资料图片

松潘草地日记里的精神密码
■本报特约记者 刘 凡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幅油画总能

吸引观众驻足凝视。不仅因为蔽日长云笼罩下，

连绵雪山显得高峻清冷，更因为画中那支坚定前

行的队伍，充满力量感，令观者的思绪不禁穿越时

空，追随他们艰难跋涉的足迹。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先遣队抵达长征途中第

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此后，红四方面军先后

两次翻越夹金山。此山海拔 4000 余米，终年冰封，

风雪无常，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夹金山，夹金

山。鸟儿飞不过，人也不可攀。”

稀薄的空气与刺骨严寒，是横在红军面前的

巨大考验。在御寒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将士们凭

着血肉之躯迎难而上，大家相互搀扶、彼此托举，

一步一喘向着山顶攀登。风雪之下，步履维艰，

但没人退缩，没人畏惧。有的只是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战胜绝境的信心。

这段历史启示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冲

破客观环境的桎梏，于绝境之中迸发磅礴力量。如

今在强国强军、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上，越是任务

艰巨，越需要我们直面各类风险挑战，坚定信念、凝

聚力量、攻坚克难，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周末）

红军不怕远征难

前 段 时 间 ，在 红 蓝 对 抗 演 练 复 盘

会 上 ，我 们 连 挨 了 批 评 。 说 起 来 有 点

憋 屈 —— 夜 间 无 光 驾 驶 、战 术 隐 蔽 这

些课目都顺利过关，最后扣分的原因，

是 部 分 官 兵 在 车 队 行 进 过 程 中 ，没 按

规定全程用密语通信。

此次演练明确要求，车辆机动期间

必须全程密语对讲，禁止明语通话。可

有些战士觉得野外空旷、没什么敌情，

偶尔用明语传个口令影响不大。正是

这种“小事无所谓”的心态，导致连队演

练丢分，也暴露出连队纪律意识弱化、

执行规定打折扣的问题。

那 天 晚 上 ，这 件 事 让 我 翻 来 覆 去

想了很久。不知不觉想起了连队前身

随红军长征、在田间留下“割麦证 ”的

故事。

1935 年 7 月，红军抵达松潘县毛儿

盖镇克藏村。历经长途转战，部队粮草

消耗殆尽，战士们靠挖野菜、煮皮带充

饥，前方就是茫茫草地，筹粮成为穿越

草地的关键前提。可当地藏族群众受

到敌人谣言蛊惑，全都躲进了深山，成

片成熟待收的青稞田无人看管。

身处绝境、无人监督，红军却没有

动 群 众 的 粮 食 。 上 级 要 求 ，非 必 要 不

收 割 群 众 粮 食 ，确 需 收 割 必 须 精 准 登

记、留好凭证 ，严禁损毁未成熟作物 。

红 军 战 士 以 班 排 为 单 位 ，逐 田 计 量 登

记 ，每收完一块田地 ，就将一块“割麦

证”立在田头。木牌上郑重写明，群众

归 来 后 可 凭 此 兑 换 等 价 的 银 子 、茶 叶

等物资，还特意留出空白，供百姓自行

核 对 收 成 、补 填 数 量 。 各 级 纪 律 检 查

队逐田核验，绝不占群众半分便宜。

荒山野岭，没有监督，没有旁证，先

辈们靠的是深入骨髓的纪律自觉。红

军之所以能在绝境中发展壮大、赢得民

心，靠的就是这种无人监督时依然坚守

纪律的作风。

对比先辈，反观当下，我们的物质

条 件 好 了 很 多 ，但 部 分 官 兵 的 纪 律 意

识反而有所下降。不少人抱着侥幸心

理 ，上 级 检 查 时 落 实 纪 律 规 定 就 严 格

些 ，无 人 督 促 时 就 变 通 放 松 。 比 如 日

常查哨中，曾发现个别战士为图方便，

不 按 规 定 当 面 交 接 口 令 ，直 接 用 对 讲

机 明 语 询 问 。 看 似 是 不 起 眼 的 小 事 ，

实则暗藏隐患，真到了战场，一处细节

松懈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连队官兵也有值得肯定

的地方。今年 8 月，全连备战上级卫勤

集训，20 余名老兵即将退伍，无法参加

正式集训，却没有丝毫松懈。日常训练

中，他们主动充当卫勤演练模拟伤员，反

复配合伤情处置训练；营区执勤人手紧

张，他们主动申请补岗，坚守哨位。离队

前最后一个周末，他们集体找到连队干

部，提出要站好军旅生涯最后一班岗，用

实际行动践行军人本色。

两种状态、两种选择，让我对纪律

的内涵有了更深刻体会。纪律不是挂

在墙上的条文，而是刻在心里的准则；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样子，而是无人监督

时的自觉。

此时，熄灯号响起，我的思绪也从

青稞田回到现实。历史没有走远，考验

就在身边。我要把“割麦证”的红色资源

融入日常教育，从密语通信、口令传递、

日常执勤等具体环节严起，把侥幸麻痹、

敷衍省事的不良思想彻底赶出战位，引

导官兵真正把纪律规矩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让红军连队的铁纪本色，在一代代

官兵身上传承下去。

（高翔、本报记者王越整理）

右图：红军筹粮时留给藏族同胞的

“割麦证”。 资料图片

红色“割麦证”永藏心头
■新疆军区某团“红五连”干部 朱 鹏

档案启示

英雄后人话长征

人物简历

王玉清，贵州威宁人。1935 年

参 加 红 军 ，随 军 长 征 ，1940 年 入

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

后到原福州军区任职，是经典课文

《金色的鱼钩》原型人物之一。

秋风吹来，天气渐凉。望着窗外在

风中挺立的那片草地，我不禁又回想起

父亲。

5 年 前 ，我 们 为 他 庆 祝 了 百 岁 生

日。那时父亲身体依旧硬朗，虽然早已

银发如雪，可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夸他精

神矍铄的。那天父亲兴致很高，同前来

祝贺的战友、同志们聊了很久。其间，他

反复跟大家说了一句话：“听党的话，跟

党走。”

父亲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他

出 身 贫 雇 农 ，吃 尽 了 旧 社 会 的 苦 。

1935 年，红军路过黔西，父亲见红军搞

土改，帮农民翻身，就参加了红军。因

为年龄小，他被安排负责收发电报的

工作。

一 入 伍 ，父 亲 就 立 了 件“ 大 功 ”。

1936 年，红军打了一场漂亮的乌蒙山回

旋战，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敌人急了，密

电要在金沙江一线布下重兵，誓要堵住

红军的北上之路。

巧的是，这封密电被我军截获。可

当时我军正在行军，无线电台离指挥部

还有段距离，如何送报才能不被敌军发

现？电台领导最终派出父亲这位“红小

鬼”，让他换上平民的服装，徒步跑去给

指挥部送信。父亲最终出色完成任务，

部队得以趁着金沙江防务空虚之机，再

度调转方向，从石鼓巧渡金沙江，跳出了

敌人的圈套。

当然，他更广为人知的故事还是小

学课本上的《金色的鱼钩》，课文里那位

用缝衣针做成鱼钩的老班长的原型之

一正是他——

红 军 北 渡 金 沙 江 后 ，继 续 北 上 。

在荒无人烟的广袤草滩，无法征集足

够 的 粮 食 ，战 士 们 断 了 粮 。 怎 么 办 ？

只能靠挖草根，甚至煮皮带果腹。当

时有位炊事班长看到父亲饿得实在走

不动，就将自己的粮食袋翻个底朝天，

使劲抖了抖，把最后一点粮食全给了

父亲。

父亲问：“粮食都给了我，班长你怎

么办？”老班长答：“走一步看一步吧！你

别考虑我，自己要坚定走下去。”后来两

人走散了，父亲便学着老班长那般模样，

照顾身边战友。

一天，父亲坐在一处水沟旁休息，

忽然看见水面泛起波纹，不由心中大

喜：有鱼！没有力气进水沟捉鱼的父

亲，突然想起别在军帽上的两根缝衣

针。他灵机一动，将针烧红后弯成钩、

拴上线，竟钓上来几条拇指长的小鱼。

像“得到宝贝一样”的父亲，把煮好的鱼

汤分给身边的战友。恢复一点体力后，

他们相互扶持，继续向前走……事后，

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支撑他们走

出草地。

“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

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每次重读《金色

的鱼钩》，想象着父亲和战友们在长征中

艰苦跋涉的场景，我就对父辈们多了一

分敬意。

父亲生前，为我们定下 3 条家规：一

是不许我们到他任职的部队服役，二是

不许我们坐他的公务专车，三是不允许

我们以他的名义办任何私事。小时候我

们想去公园看菊花展，和父亲“撒娇”想

要坐专车去，没想到换来父亲的“冷脸”：

“车是组织因我工作需要配备的，任何时

候都不能私用！”

父亲的晚年，似乎有一种“执着”。

每到建党、建军这些纪念日，他会亲自写

稿，到部队给官兵们讲历史传统。离休

后，他把自己关进书房，奋笔疾书。时间

久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他是在写革命回

忆录。我劝他，年纪大了歇一歇吧，可他

说：“我要写，得给后人留下那段真实的

革命历史。”

父 亲 唯 一 的 遗 憾 ，就 是 没 能 等 到

建 军 百 年 。 父 亲 常 说 他 是 1921 年 生

人，与党同庚。他已经迎接了建党百

年，下一个人生目标是要迎接建军百

年。但我想，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也

不会以他的“遗憾”为意，因为他已经

在自己的长征路上，见证了中华民族

的独立与强大。

（卢永好、本报记者王德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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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过雪山红军过雪山（（油画油画）） 艾中信艾中信作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提供


